
中国正式启动“野马返
乡”计划。这是拯救这一濒危
物种的历史性开端，旨在将流
落在欧洲动物园中的普氏野
马后代引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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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11匹普氏野马（来自英国、德国）历经长途跋涉，抵
达新疆吉木萨尔县，在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安家。这标志
着普氏野马结束了百年漂泊，正式回到原生地。

1995年

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向上海
野生动物园调运15匹野马，开始尝
试扩大圈养范围和种源交流。

晨光刺破薄雾，为无垠的荒漠雪原镀
上一层金色。一群栗色的普氏野马蹄声叩
响盐碱地，惊醒了沉睡的荒原。这是隆冬时
节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以下简称卡山自然保护区）平凡的一天，
也是一个物种跨越灭绝深渊、重返生命故
土的鲜活注脚。

它，原产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及中国和
蒙古国交界的马鬃山一带的干旱荒草原地
带，是地球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承袭着
6000万年的原始基因，被称为“荒漠活化
石”。它，也曾在上世纪因人类捕猎、生存环
境恶化等原因在中国野外灭绝。1985 年，
一项名为“野马返乡”的计划在我国启动，
拉开了这场历时40载、跨越万里的生命救
赎序幕。

从海外引种 24 匹到全国总数突破
900匹，从人工圈养到在四省区荒野驰骋，
从濒临灭绝到为全球濒危物种重引入提供

“中国方案”……这是一条凝结了无数守护
者青春与热血的“归来之路”，也是一曲人
与自然从对抗到共生的和谐之歌。

归来之路：从欧洲铁笼到故乡戈壁

时间倒回19世纪。1878年，俄国探险
家普热瓦尔斯基在中俄边境驿站获得了野
马皮和野马头骨，标本运抵欧洲后引发轰
动，“普氏野马”之名由此而来。随之而来
的，是各国探险家的疯狂捕猎。短短百年
间，这个历经数千万年演化的古老物种，在
其故乡中国宣告野外绝迹。

“野马故乡，再无野马”成为时代生态
之殇的残酷注脚。

转机出现在1978年：国际野马基金会
在荷兰发出倡议，将普氏野马重引入原栖
息地，倡议中国与蒙古国等原产国恢复其
野生种群！这一呼唤，点燃了生命回归的
火种。

1985 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
同年，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野
马中心）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戈壁滩上
开始筹建。这是一片“水到头、路到头、电到
头”的荒凉之地。

1986 年 12 月 25 日，经过在乌鲁木齐

动物园一年多的适应性过渡，首批11匹从
英国、德国万里归来的普氏野马，踏着薄雪
走下卡车。它们眼神警惕，鼻孔喷着白雾，
打量着这片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土地——
祖先曾纵横驰骋的准噶尔盆地。

“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全县
当初就选了两个人，我们必须投入全部的
精力和热情。”野马中心第一代饲养员陈德
升说，没有住处，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
经验，就天天睡在马舍旁边观察野马习性。
他们用最质朴的热情，为这群“海外游子”
重建家园。

“当时 11 匹马每天每匹大概吃 12 公
斤草，秋天就得囤积全年草料（约50吨以
上）。喂食也很讲究，平均4小时一次，每天
5次草、1次料。”陈德升说。

真正的喜悦在1988年3月8日降临。
清脆的嘶鸣划破戈壁的寂静，“德国2号”
母马经过焦躁的踱步，产下一匹雌性小马
驹。饲养员李鑫科骑上自行车，在砂石路上
颠簸5个小时去邮局打电话向上级单位报
喜。大家为它起名“红花”，后正式编号为

“准噶尔1号”。
“野马中心的人那天晚上都没睡，还有

的女同志激动地现场哭鼻子。大家都想为
它起名字——‘吉三八’（3月8日出生于吉
木萨尔县）‘雪豹’等等。”时隔多年，陈德升
仍清晰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这标志
着普氏野马渡过了“繁殖成活关”，生命的
火种被成功点燃。此后在野马中心出生的
野马，均沿用“准噶尔”这一充满故乡深情
的编号。

野性之唤：从围栏觉醒到荒野驰骋

归家的路，并非只是地理上的回归，更
是生命野性与天性的艰难复归。在野马中
心，最初的喜悦很快被新的困扰所取代。成
功繁殖带来的种群增长令人鼓舞，但“准噶
尔1号”的难产悲剧，为这场守护敲响了沉
重的警钟。

在人工建造的“舒适区”里，野马享受
着优渥待遇：每日定时投喂优质苜蓿、营养
丰富的大麦芽、消暑的西瓜、滋补的胡萝
卜，怀孕母马甚至享有鸡蛋“加餐”。然而，

这种无微不至的呵护，却在悄然侵蚀着它
们作为荒野生灵的本能。腿变粗了，体重增
加了，奔跑的速度与耐力却下降了。围栏之
内，野性正在温饱中沉睡。

2000年5月14日，母亲节的清晨，一
个电话撕裂了平静。中国首匹人工繁育的
野马“准噶尔1号”因难产濒危。野马中心
高级工程师张赫凡疯了一样赶回中心，看
到的却是“准噶尔1号”倒在血泊中的冰冷
身躯。专家诊断，长期圈养、活动不足导致
的过度肥胖，是这场悲剧的根源。

“它生于‘妇女节’，死于‘母亲节’。”张
赫凡在日记里刻下这行悲痛的文字。这次
事故如同一记当头棒喝，让所有保护者清
醒地认识到：圈养的“舒适”，本质上是对野
性的慢性扼杀。野马真正的家园，从来不是
人类搭建的围栏，而是那片祖先驰骋了千
万年的辽阔荒野。放归，从一项长远计划，
变成了迫在眉睫的生存救赎。

然而，将一群近乎“家养”的动物推向
危机四伏的自然界，是一场充满未知的豪
赌。它们能否在戈壁中找到隐蔽的水源？能
否识别并摄取那些坚硬耐旱的野草？能否
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和狼群的环伺？
谁的心里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准噶尔1
号”用生命发出的呐喊，已不容等待。

2001年8月28日，在卡山自然保护区
北部的别勒库都克，历史性的一刻到来。当
围栏闸门缓缓升起，27匹经过挑选的野马面
对茫茫戈壁，犹豫、徘徊。最终，在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它们扬起四蹄，决绝地冲进了祖
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时任卡山自然保护区
管理站站长的杨建明，站在沙丘上目送那棕
黄色的身影与荒漠融为一体，“悬着的心始
终放不下，它们能活过这个冬天吗？”

答案伴随着残酷的自然法则一同到
来。放归初期，马群经历了严酷的适应期：
环境不适、食物短缺、种群内部因头领更迭
引发的激烈争斗。最震撼保护者的是野马
天性中“杀婴”——新上任的公马头领会杀
死非自己亲生的幼驹，放归前4年就发生
了9起“杀婴”事件。这是野生世界冰冷而
真实的生存逻辑，也是圈养马匹回归荒野
必须重温的“血腥课程”。

挺过最初艰难的适应期，希望的曙光
在2003年春天绽放：放归马群在野外成功
产下首匹马驹并独立成活！这不仅宣告了
野马野外繁殖的成功，更雄辩地证明了它
们完全具备在原生地重建野生种群的能力
与韧性。

自此，野化放归的闸门彻底打开，步伐
不断加快。截至2024年底，仅卡拉麦里保
护区就已成功放归 18 批、146 匹野马，形
成了27个生机勃勃的野外家族，数量达到
357 匹。这场从“围栏觉醒”到“荒野驰骋”
的跃迁，标志着野马保护从“保种存续”成
功迈向“重建野生”。

发展之路：科技护航与家园拓展

当野马在荒野中重拾生机，更深层的
挑战浮现：如何让这个源于同一狭窄基因
库的物种健康永续？又如何重现其历史分
布，不再困守一隅？答案，在于锻造科技之
盾与拓展家园疆界。

全球普氏野马均可追溯到最初被掳至
海外的13匹祖先，近亲繁殖的阴影始终笼
罩在它们身上。传统上，保护者们依靠纸笔
记录谱系，凭经验识别个体，风险与局限日
益凸显。为破解困局，野马中心在2005年
进行了最后一次国际引种，并于2012年首
次向蒙古国输出种源，开启“跨国基因交
流”。然而，根本性变革需依靠现代科技。

2024 年，野马中心启动 DNA 检测项
目。“通过一撮毛发或一粒粪便，就能精准
分析亲缘关系。”野马中心工程师薛剑楠介
绍。传统谱系本正被基因“身份证”取代，科
学配对、规避近交得以实现。同时，卫星项
圈、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构成的“天空地一
体化”监测网络，让荒野中的守望变得清晰
高效，管理人员可实时追踪马群轨迹与健
康状况。

在科技护航的同时，一场恢复历史栖
息地的“远征”同步展开。基于新疆作为种
源核心与科研基地的坚实基础，野马保护
向着更广阔的空间拓展。通过科学的阶梯
式扩散，野马种群成功重返甘肃、内蒙古、
宁夏等多省区的历史分布地。这种跨省区
协同保护模式，有效打破了种群“孤岛”，显

著提升了整个物种面对环境风险的韧性。
如今，全国普氏野马总数已突破 900

匹，占全球总数三分之一，稳居世界首位。
这不仅是数量的增长，更是栖息地生态功
能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构建的重大
成就，为全球大型濒危有蹄类动物的重引
入与栖息地恢复，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中国
方案”与协同保护的“中国智慧”。

四十年耕耘，成绩斐然。但守护者们清
醒地认识到，前路依然挑战重重。

近亲繁殖的难题依然存在。尽管DNA
技术已开始应用，但要根本改善全球性的
基因库狭窄问题，仍需持续的国际合作与
科技投入。

栖息地的完整性与社会发展是另一大
考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需要智
慧。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的推进，卡拉麦里保护区周边开展了大规
模的生态修复：搬迁工矿企业、封堵油井、
补种植被……野马的家园正在恢复生机。

守护者精神的传承同样关键。从因一
个梦而坚守戈壁三十载、写下十几本野马
著作的“野马公主”张赫凡，到二十余年如
一日守望野马的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再到
一批批默默奉献的饲养员、科研人员、巡护
员……正是他们“以马为梦”的奉献，创造
了这场生命奇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
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今年8月，在普氏野
马回归四十周年活动上，已是野马中心负
责人的杨建明引用诗人艾青的句子，道出
了所有守护者的心声。

夕阳西下，马群向戈壁深处奔去，蹄声
渐远。张赫凡想起30年前那个梦境：黑亮
的天马自云端俯冲而下，鼻息拂过她的脸
颊。“那时觉得是幻想，现在看，野马真的回
到了属于它们的广阔天地。”

这场跨越40年的约定，仍在继续。当
最后一丝太阳的余晖掠过地平线，野马的
身影融入苍茫暮色，仿佛 6000 万年的进
化史诗在此刻有了新的序章——一个由人
类亲手弥补错误、助力重生的崭新篇章。这
不是终点，而是更坚定、更充满希望的
前行。

重返家园
——普氏野马回归四十周年守护纪实

□本报记者 许乐 程晾

历史性的一刻到来。野马中心迎
来第一匹在故乡土地上诞生的幼驹，
被命名为“准噶尔1号”。这标志着
普氏野马成功渡过了繁殖成活关，返
乡计划初战告捷。

1988年3月8日

1989年-20世纪90年代末

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和甘肃
濒危动物保护中心开始艰难的圈养
繁育工作。工作人员从零开始摸索
饲养规律、繁殖习性和疾病防治。

2001年8月28日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日子。在新疆卡拉麦里山北
部，27匹普氏野马走出围
栏，冲向旷野。这是中国首
次进行普氏野马野化放归。

2003年4月

放归野外的野马群在严
酷的自然环境中成功产下幼
驹并成活，证明了普氏野马具
备在野外生存繁衍的能力。

四十年，足以让荒漠抽芽，让濒危的物种重归故土。当1985年“普
氏野马返乡”计划的号角吹响，漂泊海外的野马踏上回家路，这趟跨越国
界与世纪的归乡之旅，便注定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典注脚。今
日，我们以这组特别报道，为普氏野马回归四十年作记。

这四十年，是生命与时间的赛跑：从1985年首批11匹野马归乡的忐
忑，到2025年全球三分之一的普氏野马扎根中国；从人工繁育的小心翼
翼，到野化放归的大胆尝试，科研人员在戈壁与草原间，为野马搭建起重
返自然的阶梯。时间轴上的每个节点，都凝结着守护的汗水——跨区保
护的协作、DNA鉴定的突破、国际合作的携手，让“野马回家”从愿景变
成现实。

我们书写荒野的故事，也描摹人与马的羁绊：2026年春晚吉祥物“骋
骋”的原型出圈，让普氏野马走进大众视野；科研者十年如一日的驻守，让
这一物种延续有了最坚实的支撑。这不仅是一个物种的重生，更是人类对
自然的深情回应。

当野马的嘶鸣再次响彻卡拉麦里，当蹄印重新烙印在原生家园，我
们深知，保护的征程从未止步。愿这组报道，能让更多人听见荒野的呼
唤，也让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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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布普氏野马
在野外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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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昱骅、许乐、马珺报
道：12月25日，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
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卡山自然
保护区）乔木西拜普氏野马监测站，一群普
氏野马在雪原上撒欢打滚，为凛冽寒冬注
入了一抹生机。

普氏野马原产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和蒙
古国干旱荒漠草原地带，有着 6000 万年
的进化史，是地球上唯一现存的野生马种。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这一物种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于中国境内野外灭绝，仅
存的个体流落海外。为拯救这一物种，
1985 年，中国启动实施“野马返乡”计划，
从国外引进普氏野马，在新疆、甘肃建立繁
育基地进行繁殖保护和放归。

经过40年的努力，历经重新引入、栏
养繁育、自然散放等阶段，普氏野马最终
实现种群野化放归。今年 8 月，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局在“普氏野马回归四十周年”
宣传活动中宣布：截至目前，中国境内普
氏野马总数突破900匹，约占全球总量的
三分之一，被国际公认为物种“重引入”的
成功典范。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
授胡德夫，长期从事普氏野马保护研究工
作。他告诉记者，物种重引入是指让野生动
物返回曾经繁衍生息的地方。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对 100 多种濒危物种实施了重引
入，成功率不到三分之一。普氏野马回到故
乡并实现野外繁衍生息，对全球濒危物种
重引入有积极示范作用。

据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
然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赫凡介
绍，通过实施科学保护策略、建立专业监测
体系、优化栖息地环境、持续推进野化放
归，截至2024年底，新疆已野放普氏野马
18批次146匹，形成27个稳定种群。随着
普氏野马野生种群得以重建，2008年，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普氏野马的保护级别从
野外灭绝调整至极度濒危，2011年，又调
整为濒危。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
为让普氏野马野化放归有更好的生存环
境，新疆持续推进卡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修
复工程，全线撤离资源开发企业，注销173
个探矿权，永久封堵284口油井，加大力度
修复保护区地质、补种植被。同时，构建“天
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利用卫星项圈、无
人机等，对放归普氏野马的24小时实时追
踪，确保种群安全。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李林
海表示，普氏野马的回归，为全球其他濒危
物种的重引入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范本。

普氏野马回归40年总数突破900匹

中国为全球物种重引入树立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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